
神
豬             

林
清
玄 

在
做
醮
的
節
慶
裡
，
有
一
個
獻
祭
豬
公
的
比
賽
，
每
一
隻
為
神
明
獻
祭
的
豬

公
都
被
養
得
十
分
巨
大
，
最
小
的
一
隻
也
有
兩
百
多
斤
。 

豬
公
的
口
裡
都
咬
著
橘
子
或
鳳
梨
，
擺
在
高
高
的
檯
子
上
，
準
備
稱
斤
論
兩
，

選
出
最
重
的
一
隻
，
受
封
為
「
神
豬
」。
養
豬
的
人
則
在
檯
子
下
，
討
論
著
如
何
養

一
頭
神
豬
，
有
的
說
：「
我
有
獨
特
的
食
物
配
方
，
才
有
辦
法
把
牠
養
這
麼
大
。
」

有
的
說
：
「
我
每
天
給
牠
吃
十
五
個
蘋
果
，
早
中
晚
各
吃
五
個
。
」
有
的
說
：「
我

早
晚
都
給
牠
按
摩
。
」
有
的
說
：
「
我
夏
天
給
牠
吹
電
扇
，
冬
天
給
牠
烘
暖
爐
。
」 

總
之
，
這
些
養
豬
戶
為
了
把
豬
養
得
比
別
人
的
豬
巨
大
，
使
出
了
各
種
方
法
。 

一
個
孩
子
站
在
檯
子
邊
聆
聽
，
忍
不
住
問
道
：「
你
們
要
把
豬
養
這
麼
肥
，
有

沒
有
經
過
牠
的
同
意
呢
？
」
養
豬
戶
聽
到
，
都
傻
了
。 

一
個
養
豬
戶
說
：「
小
朋
友
，
這
些
豬
在
豬
裡
算
是
最
好
命
的
，
不
但
活
著
的

時
候
，
吃
得
好
、
睡
得
好
，
被
伺
候
得
很
好
，
死
了
還
可
以
上
天
堂
呢
！
」 

孩
子
問
說
：「
為
什
麼
牠
可
以
上
天
堂
呢
？
」 

另
一
個
養
豬
戶
說
：「
因
為
在
敬
神
的
時
候
，
被
殺
來
獻
祭
的
動
物
都
叫
『
犧

牲
』，
都
一
定
會
上
天
堂
，
而
且
靈
魂
會
直
接
到
天
堂
去
。
祭
拜
之
後
，
把
牠
的
肉

分
給
大
家
，
吃
到
的
人
就
是
吃
到
神
的
食
物
，
都
會
很
有
福
氣
的
。
」 

孩
子
又
問
：「
獻
祭
的
動
物
，
死
了
會
上
天
堂
是
確
定
的
事
嗎
？
」 

養
豬
戶
同
聲
的
說
：「
當
然
是
確
定
的
，
從
古
到
今
都
是
這
樣
說
的
。
」 

孩
子
說
：「
這
些
豬
也
許
不
是
那
麼
想
上
天
堂
，
只
有
人
會
想
上
天
堂
，
如
果

確
定
在
做
醮
時
獻
祭
就
可
以
上
天
堂
，
你
們
為
什
麼
不
殺
掉
自
己
的
父
母
親
呢
？

你
們
為
什
麼
不
殺
掉
自
己
的
孩
子
呢
？
你
們
為
什
麼
不
自
殺
，
然
後
趴
在
高
檯
上

呢
？
這
樣
，
你
們
一
醒
來
就
會
在
天
堂
裡
呀
！
」 

養
豬
戶
面
面
相
覷
，
一
句
話
也
說
不
出
來
。 

  



石
磨                   

馮
輝
岳 

隔
壁
的
叔
婆
搬
到
街
上
住
，
她
把
空
屋
租
給
一
個
叫
阿
滿
的
人
，
我
們
都
稱

他
滿
哥
。 

滿
哥
從
南
部
搬
來
，
鑲
著
一
口
金
牙
，
個
兒
瘦
瘦
小
小
的
。
他
們
夫
婦
以
賣

豆
腐
為
業
，
每
天
一
大
早
，
就
挑
著
熱
騰
騰
的
豆
腐
，
在
村
頭
村
尾
叫
賣
。 

「
買
豆
腐
呵-

-
 

買
豆
腐
呵-

-

」 

滿
哥
的
聲
音
不
但
宏
亮
，
而
且
傳
得
很
遠
，
村
婦
聽
見
了
，
紛
紛
端
著
盤
子

站
在
門
等
候
。
有
時
候
，
他
也
挑
到
別
村
去
賣
。
滿
哥
做
的
豆
腐
又
嫩
又
香
，
全

村
子
的
人
都
知
道
。 

我
看
過
滿
哥
磨
豆
子
，
他
雖
然
長
得
瘦
小
，
胳
臂
卻
很
粗
壯
。
滿
哥
手
握
推

把
，
兩
腳
前
弓
後
箭
帄
穩
的
推
著
，
石
磨
嚕
嚕
轉
動
，
白
色
的
豆
汁
汨
汨
流
出
。

每
當
石
磨
轉
過
三
四
圈
，
滿
嫂
就
舀
一
勺
豆
子
倒
入
石
孔
。
那
一
座
石
磨
好
像
特

別
大
，
圓
滾
滾
的
，
表
面
十
分
光
滑
。
有
一
天
，
我
去
他
家
買
豆
腐
，
經
過
磨
坊
，

我
使
勁
推
石
磨
一
把
，
它
，
竟
然
一
動
也
不
動
。 

我
的
房
間
和
麼
坊
只
隔
著
小
小
的
後
院
。
睡
夢
中
，
我
經
常
聞
到
淡
淡
的
豆

香
。
做
豆
腐
的
人
家
可
真
辛
苦
，
三
更
半
夜
就
得
起
來
磨
豆
子
，
做
豆
腐
。
不
過
，

上
午
做
完
生
意
，
下
午
滿
哥
說
閒
著
了
。 

滿
哥
真
好
心
，
常
常
把
一
桶
一
桶
的
豆
渣
，
送
給
我
家
的
大
豬
吃
。
黃
豆
營

養
多
，
那
一
陣
子
，
圈
裡
的
大
豬
長
得
特
別
肥
壯
。
在
我
家
隔
壁
住
了
五
年
，
滿

哥
就
回
南
部
耕
田
了
。
那
一
座
笨
重
的
石
磨
，
因
為
搬
運
不
便
，
滿
哥
很
便
宜
的

賣
給
父
親
。
記
憶
裡
，
母
親
只
用
它
磨
過
一
次
米
漿
。
現
在
，
它
仍
完
好
的
擺
在

我
家
後
院
，
歲
月
的
風
雨
並
沒
有
剝
蝕
它
的
顏
面
。
它
，
靜
靜
的
躺
在
那
裡
，
好

像
在
懷
念
那
段
磨
豆
子
的
時
光
。 

  



率
真
的
白
毛
阿
婆                

李
潼 

從
我
懂
得
觀
察
特
徵
去
認
人
，
白
毛
阿
婆
就
已
經
有
一
頭
銀
亮
的
白
髮
。
那

時
，
我
大
概
只
有
七
、
八
歲
，
有
一
陣
子
還
以
為
她
是
天
生
白
，
因
為
白
髮
的
老

太
婆
這
麼
多
，
為
何
獨
有
她
被
稱
呼
「
白
毛
阿
婆
」
？ 

後
來
，
我
又
見
識
許
多
白
髮
的
人
，
一
頭
銀
絲
比
她
更
旺
也
更
亮
；
但
是
她

給
我
的
印
象
最
深
刻
，
因
為
沒
人
比
她
更
率
真
，
率
真
得
可
愛
又
好
笑
。 

白
毛
阿
婆
一
家
三
代
磨
豆
腐
，
在
我
們
那
個
鄰
里
，
就
數
她
家
最
早
熄
燈
、

最
早
起
床
。
她
的
一
群
兒
孫
各
個
勤
奮
，
豆
腐
店
越
開
越
大
，
還
作
起
五
香
豆
乾

的
相
關
企
業
，
她
實
在
沒
必
要
跟
著
起
大
早
，
肩
挑
兩
箱
豆
腐
出
門
叫
賣
。
白
毛

阿
婆
偏
是
閒
不
住
，
「
怕
骨
頭
硬
了
，
坐
出
一
身
病
痛
」
、
「
在
店
裡
管
東
管
西
，

惹
人
嫌
」
。 

小
時
後
，
我
喜
歡
賴
床
，
「
不
到
最
後
關
頭
，
絕
不
輕
言
犧
牲
」
，
總
是
逼

到
遲
到
前
趕
著
喝
稀
飯
；
稀
飯
滾
燙
，
而
學
校
的
噹
噹
鐘
響
如
魔
音
傳
腦
，
急
，

全
家
人
跟
著
我
著
急
。
幾
乎
都
在
這
時
後
，
白
毛
阿
婆
挑
著
空
箱
子
兜
回
來
了
。 

有
一
回
我
滿
頭
汗
的
跺
腳
喝
稀
飯
，
看
她
走
近
，
吹
氣
問
她
：
「
阿
婆
，
妳

吃
飽
未
？
」
她
笑
瞇
瞇
接
了
我
的
飯
碗
，
三
兩
口
喝
光
：
「
正
好
，
阿
婆
舌
頭
老
，

不
怕
燙
，
幫
你
吃
。
」
還
舀
起
前
院
那
口
蓄
水
缸
的
泉
水
把
碗
筷
洗
淨
，
催
我
快

走
。 

鄉
人
打
招
呼
，
喜
歡
問
：
「
吃
飽
未
？
」
白
毛
阿
婆
是
個
率
真
的
人
，
吃
飽

便
罷
，
尚
未
吃
，
她
大
步
一
跨
，
取
來
碗
筷
，
呼
嚕
嚕
吃
起
來
。
直
到
我
們
遷
離

那
個
鄰
里
，
她
真
就
和
我
們
共
進
早
餐
好
幾
回
。
事
情
傳
開
來
，
我
們
才
知
道
有

這
種
遭
遇
的
人
家
還
不
只
二
、
三
十
家
，
每
家
人
談
著
，
都
睜
眼
憋
住
笑
。
據
說
，

在
我
們
那
地
方
，
打
招
呼
的
問
候
語
改
成
：
「
你
要
去
哪
裡
？
」
是
白
毛
阿
婆
的

「
功
勞
」
。 

白
毛
阿
婆
的
作
為
，
是
對
是
錯
，
很
難
定
論
，
因
為
她
率
真
的
舉
動
有
違
常

情
卻
又
無
傷
大
雅
；
不
過
有
一
點
是
可
以
確
定
的
，
她
給
我
的
印
象
深
刻
，
尤
其

看
見
虛
假
做
作
的
人
時
，
我
居
然
有
些
懷
念
她
。 

 



膽
石                   

馮
輝
岳 

玻
璃
珠
滾
到
床
下
，
我
匍
匐
著
身
子
爬
進
去
找
尋
，
拉
扯
的
蜘
蛛
網
，
黏
得

我
一
臉
都
是
，
玻
璃
珠
沒
找
著
，
卻
在
角
落
發
現
一
個
橢
圓
的
石
頭
。
它
，
不
很

大
，
我
的
兩
掌
剛
好
可
以
握
住
，
我
拿
著
它
到
客
廳
玩
，
母
親
看
見
了
，
問
我
石

頭
打
哪
兒
撿
來
的
。 

我
說
：
「
床
鋪
底
下
啊
！
」 

「
唉
呀
！
這
是
你
的
膽
石
哪
！
怎
麼
可
以
拿
出
來
玩
？
」 

聽
到
母
親
責
備
的
口
氣
，
我
趕
緊
抱
它
回
房
，
讓
它
回
到
床
下
的
家
。
它
，

只
不
過
是
一
個
普
通
的
卵
石
，
灰
褐
的
外
表
，
布
滿
細
細
的
坑
洞
，
長
得
並
不
怎

麼
好
看
，
它
是
我
的
膽
石
？
我
的
膽
子
有
這
麼
大
嗎
？ 

直
到
有
一
天
，
我
看
見
叔
母
替
剛
出
生
不
久
的
小
弟
弟
洗
澡
，
才
知
道
石
頭

怎
麼
變
成
膽
石
的
。
那
天
，
陽
光
出
奇
的
暖
和
，
叔
母
把
溫
水
倒
入
一
個
大
盆
裡
，

抱
起
小
弟
弟
坐
在
盆
邊
，
先
試
一
試
水
溫
，
沾
一
沾
水
，
再
拍
一
拍
小
弟
弟
的
胸
，

拍
一
拍
小
弟
弟
的
背
，
輕
輕
搓
洗
他
的
小
身
子
，
小
弟
弟
乖
乖
的
浸
在
盆
裡
，
好

像
很
舒
適
的
樣
子
。
叔
母
一
邊
洗
一
邊
念
著
什
麼
，
洗
了
一
會
，
只
見
她
一
手
拿

起
盆
底
的
石
頭
，
打
小
弟
弟
的
胸
前
滾
過-

-

其
實
只
是
做
個
樣
子
，
根
本
沒
碰
著

身
體
。
叔
母
把
小
弟
弟
抱
回
床
上
，
擦
乾
他
的
身
子
，
順
手
將
盆
裡
撈
起
的
石
頭

往
床
下
滾
去
，
叔
母
說
那
就
是
小
弟
弟
的
膽
石
，
他
不
會
再
那
麼
膽
小
了
。 

以
後
，
到
同
伴
家
玩
，
我
都
要
求
看
看
他
們
的
床
下
。
在
手
電
筒
的
照
射
下
，

膽
石
一
一
現
形
，
每
家
的
床
下
都
有
哩
！
阿
海
的
母
親
生
了
七
八
個
小
孩
，
他
家

的
床
下
布
滿
大
小
不
一
的
膽
石
，
我
問
阿
海
哪
個
是
他
的
，
他
也
分
不
清
。
我
們

幾
個
玩
伴
中
，
要
算
阿
貴
的
膽
石
最
大
，
好
像
一
個
柚
子
，
可
是
，
每
次
碰
到
旺

伯
母
的
鵝
群
，
跑
得
最
快
的
都
是
他
；
阿
坤
的
膽
石
小
得
像
雞
蛋
，
但
是
他
敢
偷

挖
順
叔
的
番
薯
，
還
敢
偷
摘
杏
叔
母
的
橘
子
。 

長
大
一
些
，
我
終
於
明
白
膽
石
的
大
小
，
跟
膽
量
沒
什
麼
關
係
。
膽
石
，
代

表
了
母
親
的
愛
心
，
尤
其
剛
出
生
的
嬰
兒
，
小
小
的
聲
響
，
都
會
帶
來
驚
嚇
，
鄉

間
的
母
親
們
天
真
的
到
河
邊
找
來
石
頭
「
做
膽
」
，
以
為
這
樣
可
以
增
加
孩
子
的

膽
量
。
想
來
，
這
真
是
「
美
麗
的
迷
信
」
哪
。 



尋
寶                  

林
芳
萍 

把
換
洗
的
衣
物
和
必
備
的
用
品
裝
進
旅
行
小
背
包
裡
，
再
從
牛
仔
褲
的
口
袋

掏
出
一
張
公
車
票
，
緊
緊
地
握
在
手
裡
。
我
對
著
鏡
子
戴
上
了
棒
球
帽
，
跟
鏡
中

的
自
己
說
：
「
走
吧
！
出
發
尋
寶
去
囉
！
」 

小
背
包
裡
有
一
份
尋
寶
圖
。
因
為
尋
寶
的
路
途
又
長
又
遠
，
所
以
這
份
尋
寶

圖
是
一
張
很
長
很
長
的
紙
條
，
像
底
片
和
圓
筒
衛
生
紙
那
樣
捲
起
來
，
再
用
橡
皮

筋
圈
住
。
打
開
的
時
候
，
只
露
出
三
條
岔
路
的
地
點
，
讓
人
有
不
同
的
選
擇
。 

我
站
在
路
口
的
站
牌
下
，
選
擇
了
一
輛
能
載
我
前
進
到
目
的
地
的
公
車
。
遠

遠
的
，
車
子
從
縱
橫
交
錯
的
道
路
開
過
來
了
。 

尋
寶
圖
上
畫
的
路
線
也
經
適
了
巧
心
的
安
排
。
有
時
歧
路
分
岔
，
有
時
又
相

互
交
會
，
一
左
轉
進
入
了
黑
暗
的
森
林
，
一
右
彎
又
到
了
明
媚
的
百
花
村
。
這
種

豐
富
多
變
的
尋
寶
過
程
，
是
我
最
喜
歡
的
遊
戲
之
一
。 

車
子
沿
路
緩
緩
駛
近
，
我
招
一
招
手
，
跳
上
車
，
在
一
個
靠
窗
的
位
子
坐
下

來
。
陽
光
從
窗
外
伸
進
來
，
金
色
的
大
手
摸
摸
我
的
頭
，
彷
彿
在
說
：
「
很
好
，

很
勇
敢
！ 

我
把
背
包
移
到
胸
前
，
兩
手
抱
住
，
隨
著
車
子
行
走
如
在
紙
上
探
索
的
手
指
，

慢
慢
舒
展
了
記
憶
的
尋
寶
圖
…
…
。 

當
車
子
由
市
區
穿
出
擁
擠
的
柏
油
大
道
，
往
郊
外
的
山
路
走
去
時
，
四
周
的

景
物
也
閉
始
釋
放
出
寶
物
的
光
彩
了-

-
- 

山
路
的
右
側
，
有
一
條
小
徑
通
往
山
下
的
溪
流
。
溪
水
瑩
瑩
剔
透
，
像
水
晶

般
閃
閃
奪
目
，
溪
底
的
鵝
卵
石
又
圓
又
光
滑
，
摸
起
來
像
璧
玉
般
冰
冰
涼
涼
。 

山
路
的
左
側
，
是
綿
延
的
鬱
茂
山
林
。
生
長
著
不
同
的
樹
和
各
類
藤
蔓
，
像

一
面
翡
翠
屏
風
，
只
隨
四
季
變
換
著
深
淺
的
綠
。 

再
蜿
蜒
而
上
，
出
現
岔
路
。
車
子
一
個
轉
彎
，
行
入
了
山
後
。
這
時
，
視
野

豁
然
開
廣
，
農
家
紅
瓦
矮
籬
在
陽
光
中
閃
爍
著
金
玉
光
輝
。 

阿
媽
家
就
在
眼
前
了
！,

 
.
  

這
是
我
離
開
童
年
生
長
的
地
方
，
上
台
北
念
書
後
，
第
一
次
自
己
一
個
人
回

來
這
裡
。  



大
掃
除    

         

蘇 

樺 

上
星
期
，
我
們
在
級
會
裏
通
過
了
一
個
大
掃
除
工
作
分
配
辦
法
。 

到
了
這
星
期
一
下
午
第
三
節
上
課
，
全
校
舉
行
大
掃
除
的
時
候
，
管
理
教
室

整
潔
的
衛
生
幹
事
梅
愛
玲
，
便
照
那
天
通
過
的
辦
法
把
全
班
分
成
五
個
小
組
，
又

宣
佈
了
一
下
各
組
的
工
作
項
目
，
活
動
便
開
始
了
。 

我
和
黃
來
福
是
分
配
在
打
掃
教
室
的
一
組
，
我
們
便
自
告
奮
勇
的
去
打
掃
天

花
板
；
先
去
找
了
兩
根
長
竹
竿
，
裝
上
掃
把
，
然
後
各
戴
上
我
們
早
已
準
備
了
的

一
副
風
鏡
和
口
罩
。
李
立
民
在
一
旁
看
到
了
，
便
「
噗
哧
」
一
聲
笑
起
來
說
：「
看

你
們
這
副
模
樣
，
再
到
廁
所
裏
蘸
上
點
兒
小
便
，
戴
上
鼻
罩
，
便
可
以
預
防
毒
氣

了
。
」 我

們
在
工
作
的
時
候
，
幾
個
女
同
學
一
邊
洗
門
窗
，
一
邊
故
意
找
我
們
的
碴

兒
，
一
會
兒
說
這
裏
不
乾
淨
，
再
會
兒
又
說
那
裏
還
有
蜘
蛛
網
：
儘
在
那
裏
指
著
、

嚷
著
。
說
得
黃
來
福
光
了
火
，
看
準
了
天
花
板
的
一
隻
壁
虎
，
拿
掃
把
一
撥
，
壁

虎
就
不
偏
不
倚
地
掉
到
那
幾
位
女
同
學
面
前
的
地
板
上
。
有
兩
個
膽
小
的
女
同
學

「
呀
！
」
的
一
聲
叫
，
便
魂
不
附
體
似
地
把
抹
布
一
摔
，
跑
掉
了
。 

另
外
兩
組
抬
洗
桌
椅
的
同
學
，
嘴
裏
「
咳
唷
，
咳
唷
」
的
哼
著
，
陸
陸
續
續

的
把
課
桌
椅
搬
到
自
來
水
管
旁
邊
去
。
李
立
民
把
橡
皮
管
往
水
龍
頭
一
接
，
說
：

「
快
，
快
，
快
！
把
桌
椅
擺
下
來
，
看
我
救
火
。
」
說
著
，
便
把
課
桌
椅
一
張
一

張
都
用
水
沖
過
。
其
餘
的
同
學
便
把
沖
過
的
桌
椅
，
拿
到
一
旁
去
擦
洗
乾
淨
。 

我
和
黃
來
福
把
教
室
裏
的
天
花
板
打
掃
完
畢
，
剛
才
那
兩
位
被
壁
虎
嚇
跑
了

的
女
同
學
，
也
回
來
了
，
噘
著
嘴
，
對
我
們
咕
嚕
著
說
：「
死
鬼
！
這
一
回
害
我
們

做
不
完
了
。
」 

我
連
忙
說
：「
讓
我
去
提
水
來
幫
你
們
做
好
了
。
」
等
我
提
了
水
回
來
，
她
們

又
都
笑
了
。 

在
熙
熙
攘
攘
的
嬉
笑
聲
中
，
不
多
一
會
的
工
夫
，
大
家
便
都
把
各
自
的
工
作

做
完
了
。 



悠
閒
的
鄉
村
生
活           

許
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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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暑
假
的
前
兩
天
，
老
師
就
開
始
指
導
我
們
，
怎
樣
才
能
使
這
個
假
期
過
得

充
實
愉
快
。
譬
如
去
圖
書
館
看
書
啦
、
旅
行
啦
、
游
泳
啦
等
。
由
於
聽
了
這
些
指

導
，
所
以
我
的
暑
假
便
有
趣
多
了
。 

為
了
調
劑
一
下
身
心
，
我
到
奶
奶
家
住
了
一
個
多
月
。
奶
奶
家
在
鄉
下
，
空

氣
很
新
鮮
。
房
屋
的
四
周
有
許
多
花
草
樹
木
，
及
許
多
綠
油
油
的
稻
田
，
風
景
很

優
美
。 每

天
天
還
曚
曚
亮
，
我
就
跟
著
奶
奶
爬
起
來
了
。
洗
過
臉
後
，
風
吹
到
臉
上
，

便
感
到
一
陣
清
爽
，
全
身
十
分
舒
暢
。
這
時
，
我
總
是
拿
著
一
本
唐
詩
三
百
首
，

在
庭
院
裡
慢
慢
的
走
著
。
有
時
復
習
舊
詩
，
有
時
又
背
新
的
唐
詩
，
別
有
一
番
情

趣
！ 

後
院
那
邊
有
一
大
片
竹
林
，
每
當
起
風
時
，
竹
葉
就
會
發
出
「
沙
沙
」
的
響

聲
。
下
午
風
大
，
我
們
幾
個
小
孩
子
就
在
後
門
那
兒
鋪
張
草
蓆
，
一
面
享
受
清
涼

的
微
風
，
一
邊
聽
那
好
聽
的
沙
沙
聲
，
很
快
就
睡
著
了
。 

樹
蔭
下
是
小
孩
子
遊
戲
的
好
地
方
，
我
們
常
在
那
兒
玩
家
家
酒
。
樹
葉
切
切

當
青
菜
，
泥
土
加
水
當
稀
飯
，
大
家
都
吃
得
「
津
津
有
味
」。
有
一
次
，
我
偷
偷
的

在
飯
菜
裡
加
毒
藥
（
蚯
蚓
），
結
果
弟
弟
妹
妹
都
被
我
毒
死
了
（
其
實
是
嚇
死
）
！ 

黃
昏
時
，
我
最
喜
歡
騎
車
出
去
兜
風
。
一
邊
騎
，
一
邊
哼
著
輕
快
的
歌
曲
，

徐
徐
涼
風
吹
來
，
真
是
愜
意
極
了
。
馬
路
上
，
兩
旁
都
是
綠
油
油
的
稻
田
，
一
輪

火
紅
的
太
陽
正
在
慢
慢
的
往
下
降
。
這
些
景
物
，
就
好
像
一
幅
美
麗
的
圖
畫
，
簡

單
，
卻
很
賞
心
悅
目
。 

吃
完
晚
餐
，
大
家
洗
澡
的
洗
澡
，
寫
字
的
寫
字
。
大
約
七
點
多
時
，
我
們
都

閒
著
在
庭
院
裡
乘
涼
。
小
孩
子
就
幫
大
人
捶
捶
背
，
減
輕
他
們
的
辛
勞
；
大
家
一

起
談
天
說
笑
，
心
裡
很
輕
鬆
。
有
時
，
我
和
妹
妹
卻
癡
癡
的
望
著
天
上
的
星
星
，

聽
奶
奶
講
那
一
千
零
一
遍
的
牛
郎
織
女
。
每
個
晚
上
，
大
家
都
是
這
樣
聚
在
一
起
，

享
受
溫
暖
的
天
倫
之
樂
！ 

一
轉
眼
，
已
經
開
學
了
，
雖
然
我
很
羨
慕
暑
假
那
種
悠
閒
自
在
的
生
活
，
但

是
現
在
我
所
要
做
的
，
就
是
盡
心
修
養
品
德
，
努
力
學
業
，
等
暑
假
再
來
時
，
我

再
去
想
它
吧
！ 



學
游
泳
記 

 

白
卿
芬 

十
個
人
有
八
、
九
個
人
會
游
泳
，
而
我
就
是
那
八
、
九
個
以
外
的
人
，
是
個

道
地
的
「
旱
鴨
子
」
。 

今
年
的
暑
假
，
我
在
暑
期
輔
導
前
，
在
爺
爺
家
住
了
好
一
段
時
期
，
那
段
時

期
，
表
兄
弟
們
常
常
找
我
去
河
邊
玩
水
，
他
們
的
游
泳
技
術
可
真
好
，
看
他
們
游

泳
簡
直
像
在
看
特
技
表
演
一
般
，
一
下
子
蝶
式
、
一
下
子
自
由
式
、
一
下
子
蛙
式
，

好
像
就
是
一
條
條
活
潑
的
魚
，
太
棒
了
，
有
好
幾
次
，
我
也
想
衝
動
的
下
水
游
一

下
，
可
是
腳
一
碰
水
，
我
又
倒
退
回
來
了
，
我
還
是
不
敢
游
。

有
一
天
，
表
弟
又
見
我
呆
呆
的
坐
在
岸
邊
，
趁
我
不
注
意
的
時
候
，
潑
了
我

一
下
水
，
我
正
要
罵
他
，
他
做
手
勢
叫
我
不
要
說
話
，
然
後
到
我
身
邊
，
貼
著
我

耳
邊
，
小
聲
說
：「
姊
，
既
然
妳
想
學
游
泳
，
乾
脆
明
天
妳
帶
我
去
天
池
，
我
教
妳
。
」

我
望
著
他
那
張
盼
望
的
臉
，
我
答
應
了
。

回
家
告
訴
了
爺
爺
奶
奶
，
這
時
，
小
叔
也
要
求
同
去
，
順
便
也
教
我
游
泳
，

我
點
點
頭
。
第
二
天
破
曉
時
分
，
叔
叔
就
騎
著
那
輛
五
十
西
西
的
「
野
機
車
」，
經

過
兩
個
鐘
頭
，
好
不
容
易
到
了
目
的
地
，
我
摸
摸
額
頭
，
全
是
汗
，
真
熱
！

買
了
門
票
進
去
了
，
表
弟
像
一
條
龍
似
的
，
把
我
推
進
更
衣
室
：「
請
快
點
換

吧
！
」
我
以
十
二
萬
分
火
急
的
速
度
換
好
了
泳
衣
，
小
叔
帶
著
我
們
做
熱
身
操
，「
一

二
三
四
」
熱
身
操
做
到
一
半
，
表
弟
說
：「
我
下
水
了
！
姊
！
妳
也
下
去
吧
！
」
我

一
個
不
防
，
被
推
下
了
水
，
一
個
呼
吸
把
水
吸
進
了
鼻
子
裡
，
我
心
裡
唱
著
：「
一

個
水
鬼
，
兩
個
水
鬼
，
我
不
能
死
…
…
」「
救
命
啊
！
」
一
時
之
間
，
全
游
泳
池
的

人
都
望
向
我
，
我
臉
紅
了
，
巴
不
得
游
泳
池
下
有
個
洞
，
讓
我
鑽
進
去
。

叔
叔
以
前
是
海
軍
陸
戰
隊
的
，
只
見
他
忽
載
忽
沉
，
好
棒
！
表
弟
也
和
叔
叔

不
相
上
下
，
而
我
只
要
頭
一
悶
進
水
裡
，
我
身
上
好
像
什
麼
毛
病
都
出
來
了
：
心

臟
病
、
肝
病
…
…
啊
！
我
忍
耐
不
了
了
：「
淹
死
人
啦
！
」
表
弟
摀
著
耳
朵
，
說
：

「
大
嗓
門
！
」

一
天
下
來
，
我
還
是
「
旱
鴨
子
」
，
表
弟
氣
得
說
：「
當
妳
淹
死
時
，
做
鬼
可

不
要
怨
我
！
」
真
的
嗎
？
以
後
就
再
也
全
沒
機
會
游
了
，
因
為
炎
夏
已
過
，
只
好

等
明
年
再
來
囉
！


